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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颂”起泪盈盈 梅韵不息情绵绵
郭 宇

古老声腔如何焕发新时代光彩
本报记者 翟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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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川文化闻名的江西抚州被称为“中国戏曲

之都”，孕育传承了采茶戏、傩舞、海盐腔等多种戏曲

形式。这里也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的故

乡。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1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

司、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抚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抚

州市文化和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承办的 2019年全国

高腔优秀剧目展演在此举行。其间，全国有高腔剧

种的 11 个省区，即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山东的 17 个院团的 19 个

剧目（其中大戏 5 部、小戏 14 部）参演，生动展现了高

腔剧种因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而形成

的独特魅力。

作为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的高腔起源于江西

弋阳，在几百年的流变过程中，弋阳腔各分支与各地

民间音乐有不同程度的结合，由此形成各地不同风

格的高腔。此次展演中，四川省川剧院演出的川剧

《巴山秀才》、抚州市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演出的盱河高

腔乡音版《牡丹亭》等多个剧目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

好评。然而，高腔戏曲不景气，也是不争的事实。展

演结束后，观演专家代表、各参演院团负责人等进行

研讨，围绕“古老声腔文化如何更好走出去”“戏曲如

何焕发新时代光彩”等话题交流心得、建言献策。

守住根本，不忘来时路

在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龚国光看来，展演剧目

中，高腔舞台原始形态的表现形式得到了较好的体

现。安徽岳西高腔保留了滚调和干唱，没有弦索，以

锣鼓帮腔替代人声帮腔；福建屏南四平戏无弦索，打

击乐手坐于台中后侧，和早期弋阳腔乐手坐位相

似。两侧置门帘，分由男女二人打帘并兼帮腔者。

“还有赣剧青阳腔《窦娥冤·斩娥》的雀步，河北炊庄

高腔的唢呐帮腔等，这些原始形态的表现形式具有

重要的高腔艺术‘活性传衍’的史料价值，千万不能

忘记。”他说。

“传统经典剧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往往与老百

姓的道德审美趣味契合，在把握正与邪、善与恶、忠

与奸、真与伪的道德节点上，直指老百姓的心坎。其

次，民间戏曲在提炼生活、塑造人物上都有自己的独

到之处，舞台技巧上也有很多绝活。像赣剧折子戏

《窦娥冤·斩娥》，为防止仅仅靠唱腔表演窦娥喊冤行

刑的单一，借用青阳腔民间老艺人甩发、雀步、跪步

等技巧。这次高腔优秀剧目展演中，川剧《巴山秀

才》、柳子戏《张飞闯辕门》、湘剧《琵琶记》、浙江婺剧

《古井捞钗》等都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舞台表现形式。”

东华理工大学师范学院原院长黄振林表示，传统戏

曲必须创新，但走得再远，也不应该忘记来路。

江西省赣剧院国家一级作曲程烈清则明确建

议，遵照高腔的自身规律，可以在旋律上、节奏上改

革创新。如帮腔形式，可以吸收一些独唱、重唱、合

唱的手法，原单旋律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多声部，但必

须有原旋律的风味，节奏上长短句风格不可写成上

下句体的板腔体。在和声上必须尽量民族化，不要

一味地追求丰厚的和声和功能性，而要色彩性和功

能性相结合。

练好内功，精致的艺术表达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认为，在

戏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任何一个

剧种或声腔都是独特的文化资源，不应只看到戏曲

的共同特性。在戏曲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如此，高

腔越是能够呈现出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则其为人类

认可和共享的可能性越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

有更加自信的文化品格，不仅是跟中国其他戏剧剧

种和声腔的对话，还要与世界上很多其他剧种对话，

要能准确表达我们的文化个性。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记我们的艺术本体在哪里。传统戏沉淀了世代艺术

家的表演精髓，我们要把传统延续好，把传统戏演到

极致，做到精致的艺术表达，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他说。

“对于高腔这个古老戏曲声腔而言，首先是要活

下来，活好。现在戏曲发展的外部环境非常好，关键

是院团本身要练好自身内力，不能没有功夫、没有绝

活。要变外在强行输血为内在自主造血，从而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安徽省艺术研究院院长、

研究员李春荣表示，拥有 348个剧种的中国戏曲不应

仅仅以数量取胜，而应瘦身，以质量取胜，以戏曲的

艺术美取胜。发展良好，拥有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

艺术大家、名家，拥有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经典名剧的剧种，要自觉承担起传承发展戏

曲艺术的历史责任。

“声腔音乐在戏曲剧种中具有 DNA 特征，是剧

种的身份密码，声腔音乐的发展、突破，对于声腔剧

种的建设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声腔剧种的

发展，声腔要走出产生的畛域，除了继承以往本剧种

的传统风格外，尤为重要的是有多方面新的创造、突

破和发展。不断地吸取新的艺术因子，捕捉先进文

化前进的脚步，在剧目中洋溢出崭新的时代气息。”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邹世毅认为，目前音乐理

论上对声腔音乐在戏曲剧种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

够深入，今后在声腔音乐创作实践中，需要在声腔音

乐继承的同时，作审慎而大胆的突破性发展，实现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横向借鉴、综合利用的创作格局。

面向未来，悉心培育市场

“要让传统戏曲焕发新时代光彩，培养青年观众

是关乎根本的大事，只有留住观众，戏曲才有市场；

只有培养了相对稳定、有一定规模的青年观众，戏

曲才有传续发展的空间。”江西艺术研究院院长、研

究员卢川表示，作为培养青少年观众的有力措施，

“戏曲进校园”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需

要加以重视，一是剧目选择，二是教材编写，三是演

出质量。

“各演出机构到校园演出，一定要拿出自家最好

的阵容，抖擞精神，奉献最精彩的演出给孩子，也是

我们未来的戏迷、观众。因为孩子如果看到一场不

好看的戏，也许就彻底地离开剧场不会再去看戏

了。这一点是检验我们剧团专业精神的试金石，那

种只重视比赛、评奖演出，不愿意送好戏进校园的剧

团，不是好剧团。”他说。

江西省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苏子裕认为，

针对当下高腔戏曲低迷的局面，应“两头抓”，把大、

小演出都抓起来。“大，就是指大舞台、大戏；小，就是

指小舞台、小戏。历史上高腔大戏多用于迎神赛会、

婚丧祭礼、集市贸易等民间集会，但青阳腔又有专门

清唱的围鼓堂子，专唱折子戏，不化装，人们自娱自

乐。所以青阳腔又有清戏之称。长江流域自四川、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乃至河南都有清戏。这种戏

曲清唱，会产生许多戏曲票友，对戏曲的生存和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他说。

他建议，有专业剧团的，应不断恢复和推出传统

经典剧目的演出，使观众对高腔戏曲艺术有较多的了

解，引起看戏的兴趣、欲望、这是增强高腔戏曲文化自

信的必要手段。为数不多的民间戏班，它们的生存和

发展有许多困难，更是要大力扶植，尤其是要为他们

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要搞会演，民间戏班作兴“斗

台”，只要引导得力，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我和我的祖国》是融思想性

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一部佳作。这

部电影由 7 位年龄横跨 50、60、70、

80 年代的优秀导演接力执导，透过

普通人的视角回瞰新中国成立以

来 的 重 大 历 史 性 时 刻 ，是 一 部 用

心、用情、用功的主旋律电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人民既是历

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新中国 70 年走过了一

段不平凡的历程，辉煌的发展成就

中包含许多深刻的主题、感人的事

迹，如何认识和阐释，首先是价值

判断的体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

聚焦和表现的正是人民这一历史的

创造者、见证者和“剧中人”。比如，

电影的第一个故事《前夜》，讲述了

工程师林治远必须赶在开国大典前

一晚完成国旗旗杆电动传送装置，

这也许只是盛大典礼中微小的一

环，但个体的使命、荣誉和梦想与祖

国的使命、荣誉、梦想融合为一。电

影不再空泛地追求宏大叙事，聚焦

和表现平凡而又伟大的建设者，其

中有工程师、科学家、护旗手、女飞

行 员 ，还 有 生 活 失 意 的 出 租 车 司

机，甚至还有进过看守所的“不良

青年”，创作者用或幽默或深情的

手法勾勒出一代代有生活情感的

普通人接续奋斗的壮丽画卷，将个

人的奉献、牺牲精神如无声细流一

般与国家的前进发展的奔腾大河

交汇、升腾，将个体情感与国家精

神紧紧联系在一起，展现了由人民

的生活与追求所交织书写的祖国

的奋斗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

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

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

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

结奋斗。”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掘

和 表 现 是 我 们 文 艺 创 作 的 主 旋

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深入历

史、深入人民、扎根生活，穿越岁月

深邃的长廊，打捞共和国波澜壮阔

历史中那些闪光的英雄故事，多角

度 诠 释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 那 是《相

遇》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两弹

精神”，白色口罩下遮住的是无法

言说的赤子英雄柔情；那是《夺冠》

中上海弄堂里街坊四邻为之沸腾

的“女排精神”；是《北京你好》中

“多难兴邦”国家伤痛与奥运时刻

举国欢腾的悲欣交融；是《回归》里

中华儿女对祖国统一热切渴望的

民族自豪；是《白昼流星》中燃烧自

己照亮他人梦想的“护苗精神”；是

《护航》中委屈的泪水化为集体荣

耀的大局精神，真实、美好、令人感

动。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爱国主

义精神来自普通百姓的记忆，来自

人民群众的生活经历，让人感到亲

近而又真切，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我们的主旋律影片就要这样有血

有肉，有真实的生活和感受，不流

于符号和说教，像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的那样“始终把人民的冷暖、

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

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

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才能富有

感召力，“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憧憬和信心”。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

民。从《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可

以看出，主旋律创作要准确把握宏

大主题与个体叙事的关系，把握历

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用充沛

的情感，动人的故事，严谨的镜头，

鲜明的艺术语言，深情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可以实现口

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影片中人生

的际遇与家国命运交织，个体的悲

欢与民族的历史相连，每一个“小

我”凝聚成国之“大我”，令人产生

强烈的共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

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

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

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

发现和美的创造”，我们的文艺创

作才有影响力、感召力和生命力。

进入新时代，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有

信 仰 、有 情 怀 、有 担 当 ，举 精 神 旗

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在创

作中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高

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

价值，推出更多扛鼎之作，踏踏实

实肩负起培根铸魂、攀登文艺高峰

的时代任务。

2019 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大型京剧《大

唐贵妃》重登沪上舞台，也是其第三次在上海演出。

作为该剧曾经的参与者，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大型京剧《大唐贵妃》因一曲《梨花颂》享誉舞

台，受到观众喜爱，也证明戏曲不仅是导演的舞台

调度，还要注重对声腔的锻造，这需要编导与作曲

配器等部门通力合作，既需要时间更需要独到的艺

术功力。当然，作为此曲的重要创作者，杨乃林先

生的音乐奉献值得赞赏，词与曲的密切配合，成就

了这段唱腔。

《梨花颂》享誉海内外令人高兴，而每当听到有人

传唱时，我便会想起梅葆玖先生。多年前，因工作与

他结缘，亦师亦友，对于他的逝去我常心怀“不满”。

记得当年在上海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工作，某

日接到协助上海京剧院等单位打造大型交响京剧

《中国贵妃》（《大唐贵妃》早期的暂定名）的任务。我

是京剧科班出身，曾粉墨于舞台多年，后从事电视综

艺和戏曲节目及舞台剧编导方面的工作，能够协助

参与这样一部大制作的京剧剧目，自觉为幸事。没

想到刚开始预备不久，上级就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了

东方电视台，个人虽感遗憾，但感到有一个更大的团

队来协助支撑，定当更好。接着大家就看到这部戏

由雏形到成熟以完美的样式上演了，由于有梅葆玖、

张学津、于魁智、李胜素、李军等生旦顶级名家阵容，

还有花脸名家安平先生的加盟，更添色彩，成为一段

新创京剧之佳话。

由于是专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打造的剧目，

除开幕演出外，当时也就演出了两场，实属遗憾。所

以在 2002 年，上海市相关领导提出好戏要多演的精

神之后，继续由东方电视台全权操办，组织复排与落

实演出。当时电视台的改制已经结束，本人刚刚担

任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总监，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

的身上。对我而言，这个戏似乎是一种“失而复得”，

尽管感到有压力，但心中也有暗自窃喜之感。

因为对于前一次首演的运作只是略知一二，与

北京的几位名家也只是见过面而已，事关重大，只得

亲自前往北京谈合约、定时间。

由于与在上海的梅家好友吴迎先生很熟悉，借由

他介绍，赴京后就直奔梅家与葆玖先生会面了。梅先

生的卧室堆放着许多个人爱好之物，电器、书籍、唱片

等，干净中显得随意、散漫，是京剧人的风格。

与先生相谈甚欢，他要我转达对市领导再度复

演《大唐贵妃》的感谢，我心想，只可惜我见不着，向

集团领导转达是肯定的。但对于曾参与策划并主

演，且为此剧付出很多心血的梅派掌门人而言，体现

的是一种责任感。也对上海领导把梅派的几出经典

折子戏加以整理、调整，成为一部有现代表现感的梅

派大戏心存感激。这是一次商业演出，但梅先生未

提太多要求，更多的是听取预案建议，这件事很顺利

就定了下来。第二次的几场演出是在上海京剧院的

协助下，在编剧翁思再与导演郭小男的配合下，顺利

排练与演出的，观众踊跃、票房全满。电视同仁们的

相帮，领导指挥的给力，使东方电视台完满地完成了

交办的重任。

这次演出之后，我与葆玖先生成为了朋友，虽然

他年长我许多，但由于都是京剧人的底色，有许多共

同的话题，就由工作上升为个人友谊。梅先生来沪，

大家常小聚，他总是主讲者，在温润的话语中不时

冒出几句冷笑话，使得聚会气氛融洽。那种既有事

业担当，又随和与人交往，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令

人敬仰。

我重回上戏工作之后，与梅先生的关系更紧密

了，建立梅派工作室、出版和梅派相关的文论与著

作，促进了上戏本来就颇有成绩的梅派基础教学，

从沈绮琅老师到陆义萍老师，都是梅派教学的中

坚力量。

更重要的是选择了当时在读学生中比较优秀的

炼雯晴拜梅先生为师。当我大胆提出这样的想法之

后，梅先生只说了一句，相信你的判断，让我见下这

位学生，于是就有了梅先生与小炼同学的会面，学生

深得老师首肯，从此结下梅派师生缘，也开了在校大

学生入梅门的先例。之后梅先生还不顾年高，在

2015 年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学生赴香港演出

时，在叶金援老师的陪同下前往香港把场，在演出前

登台介绍他的这位小小徒弟，拱手请观众多多关照，

这样的为师姿态令人感动。

光阴荏苒，时光飞速迈进未来，记忆仿佛就停留

在昨天。我们在庆贺《大唐贵妃》复演之时，又为葆玖

先生的缺席感到遗憾，但令人欣慰的是，梅派弟子已

成气候，后继者大有人在，蔚为壮观！

川剧《巴山秀才》剧照 黄国富 摄

《大唐贵妃》剧照

观点摘编

迄今为止，我们的确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什么是文学”的定

义。文学是“想象性作品”吗？那么，如何将《荷马史诗》与《理想国》区

别开来？如何区别想象性很强的历史文本与想象性很弱的文学文本？

文学是“虚构的叙事”吗？那么，我们如何将《红楼梦》和《项羽本纪》区

别开来？为什么有些虚构的作品是文学、有些却不是？文学是一种“突

出的”“陌生化的”语言吗？那么，我们如何将诗歌与民间世代口传的歌

谣区别开来？文学是一个“审美综合体”？判断“美”的标准是什么呢？

它与道德有什么关系？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是一种“杂语”拼贴的结

构？那么，综合它的原则和逻辑是什么？结构它的总体性是什么？或

者干脆就说，文学就是那些经过历史筛选保存下来的“经典文本”，那么

筛选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谁在筛选？任何一种说法都会遭到来自各方

的质疑。

（张柠：《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理论》，原载于《中国当代文学与

文化研究》2019年10月28日）

发挥文艺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经贸往来和文化交融双重意义。从历史角度

看，我国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大量出口，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沿线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我们的文化艺术等传

播则相对较少。反过来看，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除了琉璃、香

料和各种农作物外，更有宗教、艺术等融入中华文化发展之中。近现代

以来，我国在“引进来”“走出去”方面形成完全不对等的双边交流关系。

在当今“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究竟应如何处理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如何促进双方经贸与文化间的融合。建设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与文化交流的“软”助力缺一不可，因

此，更应注重文化领先、文化先行、文化“带路”。

（赖大仁：《中国文艺“走出去”探析》，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11月4日）

什么是文学


